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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婕探身向锅内望了一眼，
只见里面的饭粒颗颗分开，饱满剔
透，每一颗表面都均匀地裹着一层
薄薄的金黄色蛋浆。扬州蛋炒饭驰
名海内外，徐丽婕在美国的时候，
也常常能够吃到，但却从没见过这
样的。她禁不住惊讶地问道：“这
是蛋炒饭吗？怎么和我以前吃过的
都不一样啊？”

“你吃过的蛋炒饭都是鸡蛋和饭
粒分开的吧？那叫做‘碎金饭’。”姜山
向徐丽婕解释着其中的奥妙，“这种
蛋浆均匀裹在饭粒上的，叫作‘金裹
银’。我也只是在传说中听闻有这样
的做法，没想到今天在这里开了眼
界。老先生的厨艺，令人佩服！”

老者客气地摆了摆手：“哪里哪
里，雕虫小技，让诸位见笑了。”

说着话，这边沈飞已开始盛饭
了，他先给老者盛了一碗，再依次盛
给徐丽婕、姜山，最后才给自己盛了
一碗。然后，他笑呵呵地招呼着：“来，
大家都动筷子吧。”
那架势倒似他成了
主人一般。

那“金裹银”蛋
酥米韧，味道妙极。
众人吃了几口后，都
止 不 住 地 连 声 赞
叹 。 老 者 面 色 祥
和，一副宠辱不惊
的模样。

姜山见时机成
熟，放下碗筷，试着
把话头引向今天的
正题：“老先生既然
知道我们三人的身
份，那也应该知道我们今天是为何而
来的吧？”

“你们为‘一刀鲜’而来。”老者直
言不讳，“只可惜，他早已不住在这里
了。”

姜山倒是不动声色，继续追问
道：“这么说，您认识‘一刀鲜’？”

老者点点头：“我和‘一刀鲜’做
了三年的邻居。这三年里，我每日跟
着他勤学苦练，终于学会了这一汤一
饭的做法。”

沈飞咂着舌头，惊讶道：“什么？
就只是这‘神仙汤’和‘金裹银’，您便
花了三年时间才学会？”

“不错。”老者的语气像是在说一
件极为平常的事情。

姜山问：“老先生，那您和‘一刀
鲜’应该很熟悉啰？”

老者笑道：“就是现在，也仍然常
有联系。”

姜山等的就是他这句话，当下便
站起身，向老者行了个礼，用诚挚的
语气道：“麻烦老先生帮忙引见。”

老者还没来得及答话，一个男
孩蹦蹦跳跳地跑进院子，正是三人
曾在巷口遇见的那个大脑袋小身子

的淘气鬼。
老者向那孩子招了招手，道：

“浪浪，过来见过这几位客人。”
浪浪答应一声，撒娇似的扑过

来，转头对姜山道：“刚才巷子里
有人给我一封信，说如果看到一个
叫姜山姜先生的，就转交给他。”

姜山展开信笺，看着看着，脸
上没了笑容。

“那信上说了什么？”徐丽婕关
切地问。

姜山沉默片刻，淡然道：“你
父亲约我今晚在‘一笑天’酒楼斗
菜。”

“嗯。”老者听到这个消息，似
乎颇为满意，“我就知道，徐老板
不会轻易认输的。姜先生，你想见

‘一刀鲜’，还是先赢了今晚的比试再
说吧！”

第五回 笑傲群雄得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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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傍晚时分开始，来到“一笑
天”酒楼的人便络
绎不绝。就连浪浪
都跑来了。

大厅中间空出
一 个 小 小 的 擂 台 ，
正对擂台空着三个
主座。

徐叔、马云和
陈春生三人鱼贯从
后堂走了出来。三
人 都 是 表 情 严 肃 ，
一言不发地来到正
对 擂 台 的 主 座 前 。
徐 叔 身 为 东 道 主 ，
自然在中间一张椅

子上坐下，马云和陈春生分居两
侧，一旁自有服务员奉上上好的绿
茶。三人坐定后，徐叔挥了挥手，五
六个小伙计走上擂台，搬的搬，扛的
扛，七手八脚地在中央位置搭起了炉
灶，接着，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等一
应用具、佐料也都摆放妥当。

此刻，大厅内的众人全都自觉
地安静了下来，场内的气氛亦随之
凝重，近百双眼睛全都齐刷刷地盯
着后厨通往擂台的出口，一场激烈
的名厨对决呼之欲出！

姜山和一个胖胖的男子从后厨
出口走上了擂台。徐叔呡了口茶，
润润喉咙，然后朗声道：“诸位，
今天的比试即刻开始。这两位，我
想大家都认识了，这个年轻人便是
与淮扬厨届定下赌局的姜山姜先
生，另一位更不用多说，是‘天香
阁’的彭辉彭师傅，他素来最以选
料精细闻名于扬州厨届。”

姜山和彭辉均微微欠身点头，
向众人致意。

徐叔略作停顿后，继
续道：“今天双方比试的
菜目是：大煮干丝！” 15

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大约只用了
一个多小时，就到了罗子沟镇辖
区，按照王部长和俞主席的想法，
先不到镇，直接奔三道河村。

三道河村是个中等村，有300多
户村民，是省总在罗子沟镇包点的四
个村里，条件相对最好的一个村。

村书记姓于，40 多岁，个头不
高，拔顶，一说话就笑，给人印象很
爽。据说于书记是个很有经济头脑
的人，村里的种粮大户,年收入有几
十万，是典型的村里致富带头人。

这是分给周处的点。我们问到
老周的住处，于书记笑着说，就住
我家。于是我们去了他家。独立
院，五间房，东头两间是库房，西
面三间房子两头住人，中间是厨
房，老周的住处在房子的一头，进
屋后一铺小炕，地桌上摆着电视，
屋子很干净。大家放心了。

下一站是西碱村，是赵处的
点。也是安排住在书记家，王书记
家院里拴着两条大狗，那狗很凶地
看着我们。院中心平铺着一堆玉
米，大概是正在晾
晒。卫生环境看着不
如三道河，但走进房
间后感觉却是大不一
样，也是一个干净人
家。

最后到我包点
的河南村，是个小而
贫穷的村。五个人谁
包哪个村，当时是我
分的。没下来之前，我
就和村书记通过电
话，知道这个村又小
又困难，我之所以选
这个村，只是考虑离
镇上较近，和其他几个村距离相当，
作为下派组组长，和下派的同志沟通
联系比较方便。

村书记叫何贵春，他的家是在另
一个村子租的房子，不住在河南村
里，我住村书记家里的可能没有。来
前我和他电话联系时问过他，我的住
处安排在哪家了？他就说现在不像过
去，住在村民家里也不方便，就住在
村部吧。但是村部以前一直被村民占
用，最近老何刚刚通过法律手段要了
回来，正在装修，目前还住不进去。

脚上穿着一双大水靴，身上沾
着灰土的村书记从正在装修的村部
里走出来，和我说：“没想到你们
来得这么快，先住在村长家吧。”

村长是朝鲜族，家的条件还算
可以。只是村长和儿子都不在家，
正在黑龙江的一个林场改参场的工
地上承包工程，村长的老伴也在韩
国打工。只剩下村长的儿媳带着个
四岁女孩在家。她俩住在东屋，我
的行李被安放到西屋里。

可能之前何书记和村长的儿媳
说过安排我来住的事，听到我们的
说话声，村长的儿媳妇从东屋出来

和我们见了，二十几岁，高挑个，
年轻、漂亮，说话也挺透露。我问
她名字，她说叫李荟杰，并直接说
让我叫她荟杰。

住处都落实了，镇里的武装部
王部长也赶了过来，喊着大家上
车，一起到镇里去。

镇里报到
苏书记和焦镇长正在镇上的办

公室等着我们。上次倪主席带大家
来考察时，都已见过面，简单地寒
暄过后，我向书记和镇长说：“今
天我们省总的帮扶干部算是正式向
你们报到了，农村工作对于我们三
位还都很陌生，希望今后工作中，
书记镇长多给予指导，我们保证做
到干事不整事，帮忙不添乱，在镇
党委的领导下，做好村里的帮扶工
作。”

苏书记听我说得挺客气，赶紧
说：“今后咱们共同研究，有事大
家一起商量。”

一 旁 的 武 装 部 王 部 长 笑 了 ，
说：“也是你们省直机关的下派干

部，到了村里，和
村里一起商量出了
个三年规划，先向
村民公布了，回头
带 着 村 里 的 书 记 、
村长到镇上来，让
镇里投钱……”

苏书记本来不
想提这个事，见王
部长说了，只好接
过话茬说道：“我
们 确 实 解 决 不 了 。
镇里有点钱，每年
上什么项目也是有
计 划 、 有 安 排 的

……回头还给他们认识的一个副县
长挂电话，副县长又给我打电话，
弄得我们工作也挺被动的。”

苏书记说得很含蓄，欲言欲
止。王部长感觉不过瘾，又笑着补
充道：“你帮村里规划好了，你们
单位能出多少钱就拿多少钱，镇里
的钱还用你帮着安排吗？”

看得出，王部长头脑机灵，是
个愿说愿笑愿开玩笑的人。果然下
面他语锋一转说道：“你看人家某
某厅，一位女厅长带队，说吧，需
要多少钱？扔下二十万，走人了。”
不知谁说了一句：“这是给韩队上
条子呢。”大家轰的一下都笑了。

我心里也清楚，在帮扶中钱虽
然不是必须的，但却是必要的。王
部长说的是玩笑，但也反映了许多
乡村干部的真实想法。

我 说 ： “ 省 总 是 个 饿 不 坏 、
撑不着，比好的差，比差的强的单
位。我们下来搞帮扶，单位多少总
会出些钱，但到底能拿多少，要等
我们深入村屯把情况了解
清楚，回去汇报后由党组
定。” 2

连连 载载

阅汉堂记

猜测
张健莹

这是一块唐画像砖，砖上的图样不像大多数的画像
砖模印而成，它是一块高浮雕的画像砖。

砖上的图像很精彩，几位女子，一人操琴,一人持方
响，一人弹箜篌，一人吹笙，一人击鼓。可惜砖是残砖，高
32厘米，长有几许？完好的砖上还有什么人什么乐器，
只有猜测。

猜测可能是一支以吹奏乐和弹拨乐为主的小型乐
队。画像砖上可能还有吹排箫的吹觱篥(bili)的，有弹琵
琶的，是直颈琵琶还是曲颈琵琶？琵琶是唐代音乐中最
不能少的乐器，弹奏起来声音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呢。

这是在哪里的演奏？演奏什么曲子？
大唐的音乐至今在音乐史上还雄踞巅峰，唐明皇自

己还会作曲，霓裳羽衣舞曲就出自他手。唐宫廷里有专
门的乐舞机构，达官贵人或文人雅士也都养有官伎、营
伎、家伎，从业者众多，多是女伎。她们常常活跃在街头
酒肆，把唐朝装点得五彩缤纷花团锦簇。

图上的演奏不像是在街头酒肆的随意演出，右侧那
位男士手持竹节像是乐队的引领者，再看那些女子头梳
高髻，身着华服，不似民间自娱演出。可这场面也不像是
皇宫里的大型祭祀或者庆典，那样的活动要出动上百
人。猜测是歌舞伴宴，为谁歌舞？肯定不会是平头百姓
了。

这些女伎们站着演奏，显然不是最高级的坐伎，坐伎
是最高级演奏者，选不上坐伎的就当站伎，站着演奏。

要边歌边舞吗？想来是的。小型乐队的歌舞伴宴，
最少也是要有独舞或双人舞的。跳的什么舞？唐代舞蹈
有健舞软舞两类，软舞节奏缓慢，舞蹈柔美，伴宴就是这
种舞吧。不会是霓裳羽衣舞，那是娘娘杨贵妃的专利，会
是诗人李白欣赏的白纻舞吧？“扬眉转袖若飞雪，倾城独
立世所稀”。

演奏的什么曲子？是杜甫写诗赞为“此曲只应天上
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的天籁之音？

闭起眼来，美妙的天籁之音从天外飘来。

随笔

江淹墓前说“才尽”
陈鲁民

金秋十月，我来到慕名已久的南朝文学家
江淹墓前拜谒。

早在 50年前，我还在上小学时，就听老师
绘声绘色地说过“江郎才尽”的故事，对江淹的
传奇色彩产生巨大兴趣，渴望着也能得一支生
花妙笔。可没想到，居然过去了整整半个世
纪，我才有机会来到他的墓前，向这位著名文
学前辈表示致敬。

江淹墓坐落于河南民权县北 15 公里，李
堂乡岳庄西0.5公里处。墓高约1.6米，周长10
米。墓前有石碑一通，为明成化年间所立，上
书：金紫光禄大夫醴陵侯江文通之墓。陵园内
有一砖坊，两边各有石碑，记载江淹生平及江
氏后代重修碑记和名录。陵园树木葱茏，鸟语
花香，幽静宜人，为民权县八景之一。江淹是
文学大家，6岁能诗，是有名神童，其突出文学
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方面，代表作《恨赋》《别
赋》，是南朝辞赋的绝唱。江淹的诗也不乏优
秀之作，意趣深远，峭拔苍劲。中年以后，他偶
有作品，已不具昔日风采，更乏传世之作，故有

“江郎才尽”之说。
徜徉墓前，我在沉思、遐想。传统的说法，

是因为江淹仕途亨通，官运的高峰造就了他创
作上的低潮，富贵安逸的环境，使他才思减退，
加之忙于应酬，无暇旁顾，才逐渐淡出文学圈
子，被人讥为“才尽”，以至于知道他写过《恨
赋》、《别赋》的人远没有知道江郎才尽的人
多。这个说法或许有理，但我们也见识过许多
做官为文两不误的名家，如苏轼、杜甫、白居
易、柳宗元、曾巩、宋祁、宋庠、辛弃疾等；更有
些官越大文章越好、文笔越老辣的，如韩愈、欧
阳修、王安石、范仲淹、司马光等，这都是宰相
级的官员，日理万机，比江淹更忙，可人家既没
耽误写作，也没“才尽”之说，可见这就是事在
人为之理。

还有一种说法，但凡神童，早熟也早衰，项

橐、甘罗、曹冲、王勃、李贺、仲永，无不如此。
而且，人的才能是个定量，总共就那么多，江淹
因为开发得太早，年纪一大，必然才气尽消，反
应迟钝，成为平平之人。不错，人老了会身弱
体衰，精力不济，但智商未必会下降，才气未必
会减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还会弥
补年轻的锐气、朝气。李白、杜甫、蒲松龄、冯
梦龙的诗作都是越老写得越好，“庾信文章老
更成”更是传为千古美谈。陆游、杨万里，还有
国外文学家但丁、托尔斯泰、歌德，则都把创作
的才华和激情保持到八九十岁高龄。今日而
言，97岁的马识途，101岁的杨绛，106岁的周
有光，不仅健在，且时有精彩作品问世。这说
明，“才尽”与高龄也不存在必然关系。

或许是政治气候不佳，没有宽松的创作氛
围，导致了江淹“才尽”的悲剧。这种事也是经
常发生的，秦时的焚书坑儒，西晋的钳制言论，
明、清的文字狱，都曾导致文学家改行或噤
声。1950年后，文化界政治运动此起彼伏，帽
子满天飞，棍子到处打，作家诗人们心有余悸，
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即便有才，也不敢施展，
再加上条条框框太多，只能写奉命文章，点缀
太平，就连巴金、曹禺、老舍、茅盾、郭沫若等大
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才尽”的颓势，
再没有写出超过他们早期水平的作品，而沈从
文则干脆改行搞起了服装研究。这就是那句
老话，胳膊拧不过大腿，形势比人强。

我又想到，2012 年，天才作家莫言破天荒
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惊喜与惶恐”之后，
他就很无奈地被各种采访、参观、邀请包围着，
终日沉浸在潮水般涌来的掌声、鲜花、美酒中，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沉下心来搞文学创作了，这
可不是个好兆头，建议他拨冗到江淹墓前冷静
冷静，与江淹“交流”一二，一定会有所省悟。
但愿他不会步江淹的后尘，被人说为“莫郎才
尽”哟！

台湾早已不是我们印象里那个背井离乡的
少年了。只有看过少年台湾，方懂今日台湾。

现代台湾各个领域的精英多数是跟作者
蒋勋差不多年纪的“台一代”，他们正在越来
越多地影响着台湾，掌握着台湾的命运与走
向，比如马英九、邱毅、蒋勋、侯孝贤等在政
治、经济、文化、艺术各个领域的成就。某种
意义上讲这些主流的成长恰恰代表了台湾的
成长。读《少年台湾》，其实就是读台湾主流

的少年时态，读懂他们的成长经历。也就是
读懂了今天台湾。互防时代、互商时代之后，
我们正需要这样一个互读时代，加深一下彼
此的了解和理解，这也正是台湾高层频繁来
访的意图所在吧。

曾经，乡愁是台湾文学最吸引大陆读者
的一个看点，但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台一代”，
蒋勋的乡愁却是台湾。这无疑需要我们去适
应“台一代”之后“无乡愁”的台湾文学了。

新书架

刘文莉

《少年台湾》

文苑撷英

咏菊诗话
陈永坤

菊花绽放于岁寒霜降之季，独立寒秋、不畏严寒的性
格使人倍加喜爱。深受历代文人的喜欢，留下许多赞美菊
花的诗文佳句。

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他遭谗被逐，愤然写下《楚
辞·离骚》：“朝有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春兰
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以诗寄托爱国情思，以菊表其洁
身自好、不同流俗的品格。后世咏菊时遂用“餐英”为典
故，隐喻高洁之意。虽然此诗中菊花还只是点缀物，不属
于真正意上的咏菊诗，但却成为后世浩如烟海的咏菊诗词
的滥觞。

晋代诗人陶渊明，将菊花素雅、淡泊的形象与自己不
同流俗的志趣十分自然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后人将菊花视
为君子之节、隐士之操的品质。他成为后世文人心目中的
隐士典范。他酷爱菊花，写下不少咏菊名篇。“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等名句，堪称
咏菊诗的经典。

唐代诗人岑参《九日思长安故园》诗云：“强欲登高去，
无人送酒来。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长安失守，战乱
纷繁，勉强登高，无人送酒，可惜故园秋菊只能傍战场而
开，无人欣赏，是谁令诗人心爱的菊花落到如此下场？令
人回味深思。

唐末诗论家、诗人司空图单爱白菊，他写的 30 多首菊
诗中多写白菊，典型的有《白菊三首》、《又白菊三首》、《再
白菊三首》、《白菊杂书四首》，真是情有独钟。令人想起

《红楼梦》中众芳的《对菊》、《咏菊》、《簪菊 》、《问菊》、《菊
影》、《菊梦》等十二首尽情写菊的菊花诗会；他要么把白菊
描写成风中的舞袖，要么比作雨中的病躯，或是醉汉的身
影，或是梦幻的仙身，花中有人，人中有花，真是诗思缥缈，
情深意长。

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不第后赋菊》诗写道：“待
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
尽带黄金甲。”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既写了菊花的精
神，也写了菊花的外形，形神兼备；既写了菊花的香气冲
天，又写了菊花的金甲满城，色味俱全，形象十分鲜明。语
言朴素，气魄宏伟，充满了使人振奋的鼓舞力量，他在《题
菊花》诗中写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
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一反历代文人咏菊孤高
隐逸的情调，表现出崭新的思想境界和战斗豪情。

北宋大臣韩琦“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
借花喻人，歌颂永守晚节的高尚精神；南宋爱国诗人郑思
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赞扬了菊花宁死
不屈的品格；唐代诗人元稹“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
无花”，更是直抒胸臆，表达对菊花情有独钟的怜爱之情；
北宋女词人李清照“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
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此词运用烘云托月的
手法，有藏而不露的韵味。全词不见一个“菊”字，但“菊”
的色、香、形态却俱现纸上。

在众多的咏菊诗词中，最让人欣慰、振奋的要算毛泽
东抒写的《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
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此词以鲜明健峭的风
格，天马行空的气势，乐观豪迈的情怀，摆脱咏菊词幽独淡
雅的传统意蕴，表现出全新的豪迈劲节的艺术境界和雄奇
奔放的艺术风格，堪称菊词一绝。

文史杂谈

中国古代考选官吏制度
老 陈

商、西周时期：各级官吏由国王、诸侯按自
己亲属的血缘远近加以分封。主要官吏都世
代世袭。这种官制叫“世卿制度”。

东周、秦时期：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
时期。春秋时期，周王因对诸侯逐渐失去控
制，世卿制度改为选拔制度。到秦，各级官吏
由秦王从他认为有才能的人中任用，按功选
官制度自此固定下来。

两汉时期：主要釆用“察举”和“征辟”两
种方法。中央大臣和地方长官把经他们考察
的人推荐给朝廷，再经考核授予官职，这叫

“察举”。皇帝和中央大臣也可直接提名；皇
帝提名叫“征”，大臣公卿提名叫“辟”，合称

“征辟”。
魏晋南北时期：考选官吏为“九品中正”

制。“中政”是官名，州郡设大中政，县设小中
政。大小中正代表朝廷考察本地区的人才，
分别评选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
下，下上、下中、下下三等九级，叫“九品”。吏
部根据评定报告依次授官。

隋唐时期：隋朝废除九品中政制度，实行
科举制度。隋文帝时设立“秀才科”，各州每
年选送三人考核，取优秀者为秀才；炀帝时又
设立“进士科”。到唐代，除进士科外，又设了
秀才科。

两宋时期：北宋时，殿试第一名称榜首，第
二、三名称榜眼。同时，一、二、三名都可称状

元。南宋以后才分别称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
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程序分四级：院试、乡
试、会试、殿试；考试文体为八股文。

院试：院试前，先要经过由知县和知府分
别主持的“县试”和“府试”。院试由中央官员
主持。院试及格者称“附学生员”，即俗称的

“秀才”。
乡试：乡试在南京、北京和各省城举行。

每三年一次。考期在农历八月。主考大臣由
皇帝任命。乡试录取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
元。

会试：举人参加会试，在乡试次年春天举
行。地点在北京，由礼部主持。考中的叫“贡
生”，第一名称会员。贡生经复试后参加殿试。

殿试：也称廷试，由皇帝亲自主考。考期
在农历四月。殿试结果成绩分为三等：即一、
二、三甲。并给予不同出身，一甲取三人，赐

“进士及第”。第一名叫状元，又叫殿元，第二
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二三甲各取若干，
分别赐“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中状元
后立即授予翰林院修撰官职；榜眼、探花任翰
林编修。因进士榜用黄表纸书写所以叫“黄
甲”，又称“金榜”。被中进士者称为“金榜题
名”。唱名后，一甲三人披红插花，骑马游街。

科举是封建社会摧残人才的罪恶制度，吴
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生动而深刻的揭露。

时间的肖像（之三） 贝斯·穆恩 摄影


